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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報的緣由

1857年 9月 24日，在上海的外僑尼克遜（Capt. Sir

Frederick W. Nicolson）等 18 人，1 聚集到互濟會禮堂

（Freemason s Lodge）討論研究認識中國的重要性。經

商議決定成立一個學會，以調查中華帝國及其周圍的國

家，學會名稱為「上海文理學會（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並確立以下目標：1. 調查中國

與其鄰近國家各項事情，2. 出版會報，3. 建立一個圖

書館和博物館。1858 年該會加盟大英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遂更名為「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 1861 年

該會一度停止，1864 年復會。1952 年 5 月 19 日，亞洲

文會在華停止活動，8 月由中國政府接收。

發行會報是文會的三個目標之一。1858年 6月上海

文理學會出版發行了第1冊會報，其名稱為《上海文理

學會會報》（

）。同年底學會加入大英及愛爾蘭亞細亞學

會後更名為「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所以 1859

年 5月出版的第2冊會報，名稱也隨之改為《皇家亞洲

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

）。1858 年 9 月 25

日，文會常會決定「下次出版會報刪去封面上的『季

刊』（Quarterly）一詞」，可以推斷會報最初係季刊。

1858 年 12 月、1860 年 9 月又出版了 2 冊，前 3 冊為第 1

卷，1860 年 9月份的為第 2卷第 1分冊，此後才變成年

刊。目前這 4 冊最早的會報存世已不多，從 1959 年的

《全國西文期刊聯合目錄》來看，中國大陸也只有北京

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幾處藏

有，而且所收藏的估計也多是後來的重印本，3真正的

第一版就更少了。

1864年文會恢復後，會報也得以復刊，但新出版的

會報封面上印有「新刊」（New Series）一詞，以區別

於此前發行的會報。自 1882 到 1905 年文會一度更名為

「皇家亞洲文會中國支會」（The China Branch of the

*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原工學院政法系講師。

1 尼克遜（Capt. Sir Frederick W. Nicolson）、裨治文（E. C. Bridgman）、帥福守（E. W. Syle）、艾約瑟（J. Edkins）、納

爾遜（R. Nelson）、亞希遜（W. Aitchison）、大衛思（T. Davis）、納爾遜（Nelson）、雒魏林博士（W. Lockhart）、西柏

多（Sibbald）、蒙克裏夫（Moncreiff）、康普東（Compton）、荷巍爾（Howell）、凱絲威（Keswick）、衛三畏（S. W. Wil-

liams）、漢璧禮（Hanbury）、弗蘭克（Franks）和立德（Reid）等 18 人。

2 該會成立後《北華捷報》經常以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為題目報導該會的有關情況，《申報》則以「亞洲文會」稱

之；該會大門口之匾額上的中文名字也是「亞洲文會」，演講廳內懸掛的布料上也寫著「亞洲文會」，所以該會在近代上

海的通用名稱應該是「亞洲文會」，為了敘述方便，本文以「文會」代之。關於亞洲文會的概況參見拙著，〈皇家亞洲文

會北中國支會述論〉，《復旦學報》2003 年第 5 期；〈亞洲文會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漢學》，第 11 輯（鄭州：大象

出版社，2005 年 4 月）。

3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就是 1886 年的翻版，見顧 ，《國家圖書館外文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國書館出版社，2001 年），頁

59。

4 Report for the year 1882, , Vol. XVII, Part II, 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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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Asiatic Society），4 其間，會報名稱亦隨之改為

《皇家亞洲文會中國支會會報》（

），此後年刊名稱仍

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歷史上文會出版

發行會報共計 75 卷，其中 1858-1860 年所發行的會報 2

卷 4 冊，後來稱之為「老刊」（Old Series），1864 至

1948 年出版發行「新刊」73 卷，基本上每年一卷，有

時是兩年出一卷。文章多時就先分冊出版，然後再出版

一整卷，最多時一卷（第20卷，1885年）曾出6分冊。

若按初版發行計算，文會當出版有109冊《會報》，復

旦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收藏的係整卷本，上海圖書館徐家

彙藏書樓、北京大學、福建師大圖書館收藏有部分分冊

本。

新卷1-19卷（1864-1884）每冊長21.5釐米，寬14.5

釐米，封面除了會報名稱外，還有發行和印刷公司的名

字，英文字母採用羅馬體，相對簡樸。第 20 卷起每冊

變為長 24 釐米，寬 15.5 釐米，封面四周印有方框與方

格，邊框內左上角有一條噴火的飛龍，下面為藝術體的

英文名字及卷號、年份，底部附有上海、倫敦、巴黎、

萊比錫、法蘭克福等處的發行和代辦單位，印刷比較精

美。第 42 卷起封面又和以前一樣簡樸，1928 年後目錄

成為封面主要內容。每冊頁碼不一，要視內容而定，但

紙張都很好，百餘年來觸手如新。

1858 至 1860 年的 4冊《會報》由《北華捷報》報館

承印並幫助銷售，後來曾經在望益紙館（Carvalho, A. H.

de）、高福洋行（Crawford & Co.）印刷，但一直由別

發洋行（Kelly & Walsh, Ltd.）負責中國和日本地區的

出版與銷售，只有最後兩卷是由西方文藝社（Western

Arts Gallery）承辦。此外，在倫敦、巴黎、萊比錫、法

蘭克福等地還設有代辦處，負責會報的銷售。早年會報

每冊為墨西哥洋壹元，後來每冊售價 2-3元大洋，正卷

本 4-6元，1906 年後每卷均在 6-7元大洋，30 年代法幣

改革後，價格均翻一倍。會報大部分送於會員，其餘銷

售。初期銷售不暢，每年滯存很多。1890 年後逐漸改

觀，不僅庫存舊刊售完，而且還不斷重印以前會報。

二、會報的價值

文會對《會報》要求很嚴，「編輯多為飽學之

士」。5 文章要經過數次討論和修改方能在會報上發

表。《會報》文章主要來自演講會上一致通過的文章，

也有他人的投稿，但是後者必須經過理事會討論一致投

票通過才予刊登。所有會報共計有 633 篇文章、791 篇

書評、17 篇調查報告、34 篇漢學文摘、163 個問題釋

疑、65 個著名漢學家和重要會員的訃告、75 年的文會

年度報告和會議記錄、14 年的中國和日本大事記、34

年的圖書館新進書目、26 篇雜纂類文章，此外還有十

餘封讀者或會員的來信，兩份圖書館藏書目錄。

5 Proceeding, Vol. LXIII , 1932, p. ix.

6 他們有：偉烈亞力（A. Wylie）、麥華陀（W. H. Medhurst）、衛三畏（S. W. Williams）、合信（Benjamin Hobson）、艾

約瑟（J. Edkins）、貝勒（E. Bretschneider）、翟理思（H. A. Giles）、郇和（Robert Swinhoe）、費理飭（Hermann Peter

Heinrich Fritsche）、傅蘭雅（John Fryer）、楊格非（Griffith John）、丁韙良（W. A. P. Martin）、慕稼穀（G. E. Moule）、

麥嘉締（D. B. McCartee）、慕維廉（W. Muirhead）、莊延齡（E. H. Parker）、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花之安

（Ernst Faber）、白挨底（G. M. H. Playfair）、巴爾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鮑乃迪（Archimadrite Palladius）、裨

治文（E. C. Bridgman）、蔔士立（Stephen Wooton Bushell）、瑪高溫（D. J. Macgowan）、方法斂（F. H. chalfant）、毛

裏遜（Gabriel James Morrison）、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慕阿德（A. C. Moule）、穆麟德（P. G. von

M llendorff）、佛爾克（Alfred Forke）、衛理賢（Richard Wilhelm）、福格森（J. C. Ferguson）、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高第（Henri Cordier）、高延（J. J. M. de Groot）、福威勒（Albert Auguste Fauvel）、夏德（Friedrich.

Hirth）、西蒙（G. Eug ne Simon）、柔克義（W W. Rockhill）、廷得爾（E. C. Taintor）、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嘉託馬（C. T. Gardner）、金斯密（T. W. Kingsmill）、庫壽齡（Samuel Couling）、李提摹太（Tomothy Ri-

chard）、祁天錫（N. Gist Gee）、裘畢勝（H. E. Gibson）、師克勤（Fernand Scherzer）、蘇柯仁（a. de C. Sowerby）、

譚微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查得利（Herbert Chatley）、威基謁（S. A. Viguier）、司登得（G. C. Stent）、高

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德拉圖什（J. D. D. de La Touche）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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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所發表文章之作者一半以上是文會的會

員，這些人主要是在華的漢學家，6此外也有他人的投

稿，這些人也多都是相關領域內的著名學者，其中有

10 餘位中國籍著名學者也曾向文會會報投稿。7

《會報》所刊登之文章，學術價值和史料都很高。

很多是對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所做出的開拓性研究，比

如〈中國的音樂〉、〈中國的方言〉、〈中國的戲

劇〉、〈中國的太學〉。作者多會大量引用中國的文獻

及西方的相關研究成果，並採用近代科學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像夏德的〈中國古代陶瓷業〉論述了中國各個時

期的陶瓷特點、製作技術、使用情況和部分官窯、民窯

的歷史、地位、產品、貿易等內容，引證資料包括正

史、方志、私人筆記、西人著作。費理飭的〈東亞氣

候〉分析了 1858 至 1875 年東亞的氣溫、洋流、季風、

雲量、風雪等氣候因素，每一種因素都做了日變化和年

變化的分析，文中保存有 1858 至 1875 年間數個地方的

觀測資料，製作了數十頁的洋流、氣溫變動圖，此文對

於研究「丁戊奇荒」時期的氣候情況非常有用。這些文

章向在華外國人傳播了中國各個方面的初步知識，雖然

很多也只是相關資料的堆積。應該說，這一時期的演講

大大幫助了在華外國人對中國社會的認識。論文中還有

許多頗有價值的綜述類文章，如賴德列的〈西方學者中

國歷史研究論著綜述〉、史祿國的〈通古斯文獻研究綜

述〉、郇和的〈中國北部哺乳動物研究近況〉，該類文

章為相關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受到學界的重

視，曾被多次引用和轉載。

對《會報》上的文章進行分類有相當的難度，因為

文章的內容往往同時涉及到好幾個領域，故筆者略參照

文會會報中 1912和 1932年的「總目分類索引」，將諸

文做一個大致的劃分，為的是說明《會報》上的文章主

要分布在那幾個領域。對於 75卷《會報》，以 5 年為

期，按照哲學、歷史學、遊記、文學、醫學、藝術類、

宗教、社會學、政治經濟、地學、生物學、物理科學、

科學綜合、學術動態、文會事務、其他等類進行篇數的

排列，8可大致發現會報的編輯方向及前後變化。

結果顯示，歷史學和學術動態類的文章數目高居前

列，這說明會報偏重於刊登中國歷史方面的文章。學術

動態主要是刊登世界漢學界的一些活動和消息，藉此，

在華外人得以迅速獲知各種學術資源，作為學術討論和

進一步研究的參考。1885年就刊登了世界各國的漢語文

學和語言的研究狀況，「它們是由世界各國的首席漢學

家所撰寫，簡單敘述本國的漢學研究進展情況。〈義大

利漢學〉一文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的功績，在此我們知

道義大利在漢學領域所做的貢獻」。9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演講中佔比例較大的遊記類文

章在會報中的篇幅卻較小，說明《會報》還是偏重於研

究型的，而不是大眾型的。不過學術類文章和遊記類隨

筆在整個時期內，二者的比例幾乎是穩定的，這也說明

《會報》在聚焦於學者的同時，也沒有放棄普通讀者，

這也正是會報能夠長久發行下去的原因之一。

如果以 1901 年為節點，學術動態、藝術類、生物

學、宗教類的文章明顯比前一個時期增多，學術動態增

多，說明文會更加關注世界漢學界的動態和消息。20世

紀文會與世界各地交流的學術刊物就達 100 餘家，通過

《會報》文會已進入國際漢學乃至東方學的陣營中，並

積極向會員及漢學研究者傳遞了最新的學術資訊。

藝術類文章增多的原因是 20世紀後外國人對中國

的認識和研究上了一個臺階，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

研究中國的最大障礙──漢語對於許多外國人來講已不

是那麼陌生，各種字典和工具書已經相繼出現；有關中

國的概況，經過先驅們的開拓，很多人能夠直接在相對

較高的平臺上從事中國的研究。與此同時，中亞考古和

敦煌文獻的發掘，使得古老的中華文明再次煥發出誘人

的魅力，並引發了國際漢學界對中國古代文化，尤其表

現在古代文物和藝術品上的研究熱潮，藝術類內容的文

章比較多見也正是當時學術發展的結果。

生物學類文章的增多主要是個人的原因。1921年著

名博物學家蘇柯仁主管博物院，1928 至 1941 年出任文

7 他們為王國維、胡適、蔡元培、伍連德、丁文江、竺可楨、鄭德坤、李紹昌、林語堂、張星烺、林同濟、朱元鼎、姚善友。

8 具體表格由於太大，參見王毅的博士畢業論文，《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之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4 年 6 月），頁 81-82。

9 Italian Contributions to Sinology, , Jan. 13th, 1886.



A

漢學研究通訊 ： （總 期）民國 年 月

資 料 介 紹

會會長，在他的影響下文會博物院獲得較大發展，或許

是出於個人的專業，在他任會長期間無論是演講題目還

是所刊發的文章，動植物方面的文章尤其多。

宗教一直是外國人研究的熱門課題。尤其是來華傳

教士，本著傳教的使命，較之於其他行業的人群，他們

更加執著於研究中國境內的宗教。19 世紀《會報》宗

教類文章刊登的少，有兩個原因，一是有《教務雜誌》

這個刊物，有關傳教及宗教研究的文章主要發表在這個

刊物上，20 世紀初「大多數傳教士看上去仍然喜歡閱

讀《教務雜誌》，對於擁有許多傳教士撰寫中國考古、

文學、宗教、地理等方面資訊的資源寶庫──文會《會

報》卻不多瀏覽」。10二是近代來華外人對於中國的各

類宗教由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最初他們都把儒學當作

中國的主要宗教，紛紛致力於孔子及儒家學說的研究。

近代外人在編寫的各類期刊雜誌上所刊文章的索引時，

都把儒學列入中國宗教一欄。11 20 世紀後，佛教、伊

斯蘭教及中國人的其他宗教信仰才真正進入外人的視野

中。這一時期，傳教士也不再是研究中堅，更多來自其

他職業的人加入到對中國宗教的研究中。比如人類學家

史祿國的〈通古斯人之黃教〉、梵文學家鋼和泰的〈玄

奘之現代研究〉、考古學家畢安琪的〈中國古代對土地

的崇拜〉、漢學家翟理思的〈《歷代神仙通鑒》中的神

諭〉、政府顧問莊士敦的〈中國現代的寺僧〉。《會

報》刊登這些類文章反映了外人對中國的認識大大深

入，同時也說明《會報》的方向主要還是在於研究中國

的歷史文化而不是宗教傳播。

19 世紀社會學、政治經濟學類和地質學類文章較

多，原因是這一時期外人對中國的各個方面都不熟悉，

他們的主要從事是傳教、經商和搞外交，職業本身決定

他們必須先對中國的地質礦藏、交通貿易、物產、氣

候、民族風俗有所瞭解和認識，所以來華外人首先要調

查研究這些內容。

除了文章之外，《會報》中的 35 篇遊記類文章更

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它們多是按日期寫的，內容非

常豐富，記載了不少關於近代中國鄉村社會的資訊。

1858-1875 年，每冊《會報》還設有專欄「遠東大事回

顧」，主要刊登當年的中國及日本大事記和在華外僑的

生活內容，多由理事會成員聯合執筆，「對於熱衷於遠

東事務的學者來說，其價值可謂不菲，對於普通讀者也

是非常有趣的。」12

《會報》還有一大內容──書評。會報十分關注學

界的最新動態，尤其是對學術界最新出版的有關論著，

盡可能的進行評介。1906年起每期《會報》上都對本年

度 20-30冊的西方漢學新書做評介。這些書評信息量很

大，有時能夠佔到整個會報的1/3 版面，平均每篇書評

有兩頁左右的篇幅。而且一般都是由比較著名的漢學家

執筆，點評精彩而到位，他們會指出該書的優缺點及其

學術價值。17 卷中，夏德評介了德國著名漢學家嘎伯

冷茲（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漢語語法》一書，

由於原書是用德文出版的，沒有拉丁文和英文版，夏德

用英文對該書作了評介，將該書中的三大漢語語法詳細

的作了敘述。夏文被認為「大大幫助了德國之外人士對

於漢語語法的學習，推動了國際漢學的發展。」13 21

卷（1887年）艾約瑟的〈評《佛──其生命、信仰、等

級》〉（原書作者係柏林大學教授），艾約瑟認為「作

者指出了基督教和佛教的相似之處，對於佛學研究言，

此書是一重要貢獻。」14 這些書評不僅在當時為學者

提供了最前沿的學術資訊，而且現在看來它們基本勾勒

出了近代歐美漢學發展的概況。

三、會報的評價

文會《會報》創刊號的前言提出「希望通過對華的

調查研究為西方的漢學提供令人滿意的成果」，15從已

10 Couling, S., The Ideal Missionary, , Vol. XLXII, Oct. 1916, No. 10, p. 671.

11 Cordier, Henri, 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Articles Printed in the

from 1858 to 1874, , Vol. IX, pp. 200-218.

12 The North-China Stunday News, , Vol. XIX, Jan. 1930, p. 11.

13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 Vol. XIII, p. 477.

14 Literary Notes, , Vol. LXXI, 1886, p. 233.

15 Preface, No. I,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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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中外漢學史論著看，論及近代漢學的發展都會提到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及其《會報》，尤其是會

報，幾乎被一致認為是近代國際漢學的重要園地之一。16

《會報》以其較高的學術含量，從創刊起就受到了國內

外的注意。不僅有眾多的知名學者關注和投稿，而且有

很多刊物刊登《會報》的有關消息、評論《會報》的學

術價值、轉引《會報》上的文章。

《會報》有一些文章受到近代國內外學界的好評。

1936年《史學消息》闢專欄介紹世界漢學有關雜誌，對

《文會會報》作了詳細介紹，高度評價《會報》，稱讚

「在許多方面都有佳作和珍貴資料。百餘年間，對中國

有價值之探討屢見不鮮。」17《會報》出版之後，國內

外學術界總會對上面的一些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文章予

以肯定。

動植物方面：穆林德的〈直隸脊椎動物漢名考

釋〉，被當時中國科學界譽為「雖非巨著，要為名

作」。18貝勒的〈先輩歐人對中國植物的研究〉一文，

「遙遙領先於同時代同類的研究，並且被公認為後來研

究的奠基石」，19 該文還獲得了漢學最高獎「儒蓮

獎」。祁天錫的〈蘇州及其附近地區植物研究〉，列舉

了各類植物名錄，在此基礎上，作者修訂出版了《江蘇

植物名錄》，1921年由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錢崇澍譯成中

文，由中國科學社刊出版。「凡研習植物分類學者，莫

不手執一卷」。20 J. H. Riley & Dr. C. W. Richmond

的〈中國鳥類目錄〉「為從事中國鳥類學研究的學者掃

除了多年的障礙」。21蘇柯仁的〈中國自然歷史〉、H.

Von Heidenstam, C. E的〈長江三角洲的成長〉被譽為

「具有永久的價值」。22 就連 50年後的今天還有人肯

定該文的價值。23

歷史文化方面：佛爾克的〈王充和柏拉圖對於死亡

和永恆的論述〉刊出不久就被中國學者予以讚賞。24司

登得之〈中國神話〉與Mr. Thompson〈柬埔寨的文物〉

剛刊登出來就被《北華捷報》譽為「都是新穎之作」。25

衛三畏的〈衛三畏日記〉，「對於所有熱衷遠東事務的

學者來說，其價值可謂不菲」。26福開森的〈中國歷史

要覽〉係「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無疑為進一步研究中

國歷史奠定了基礎，尤其是面對浩繁的中國文獻，該文

為深入研究打開了便捷之道」。27

宗教方面：鋼和泰的〈玄奘於現代佛教研究〉一

文，提出了「西藏和土耳其佛教都源於中國而非印度」

的觀點，「為下一步佛教研究打開了局面」。28季理斐

的〈河南的猶太人〉在當時是「關於此主題最好的論

述」。29金陵大學哲學系教授亨克的〈王陽明的哲學思

想〉，1916年又印成《王陽明的哲學》，「這是美國學

16 見：莫東寅，《漢學發達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嶽麓書社，1987 年）；袁同

禮的《西方論述中國文獻目錄：續高第〈中國書目〉》（

Yale University, 1958.）；（日）石田幹之助，《歐米人 於

支那研究》（東京：創元社，昭和十七年（1942 年））；（美）譚維理，〈1830-1920 年美國之漢學研究〉，《清華學報》

新 2卷第 2 期（1962）；法國高第的《西方漢學研究：1895-1898》（Les e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Leide, Brill, 1898）。

17 〈西洋漢學論文提要〉，《史學消息》，第 1卷第 1 期，頁 10。

18 張孟聞，〈中國科學史舉隅〉，《民國叢書》第 1編第 9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頁 63。

19 Ferguson, J. C., Bretschneider, , Vol. XIII. Oct. 1930, No. 4, p. 248.

20王志稼，〈祁天錫博士事略〉，《科學》，24 卷 1 期（1940 年 1 月），頁 70。

21 Biological Notes and Reviews, , Vol. I, No. 6, p. 604.

22 Recent Literature, , Vol. IV, Oct. 1922, No. 5, pp. 422-424, p. 422.

23胡道靜，〈歷史上以上海為研究物件的學術團體〉，《檔案與歷史》，1998 年第 2 期。

24陳潛，〈西人譯中國書籍及在中國發行之報章〉，《東方雜誌》，第 5卷第 9 期，頁 162。

25 Review, , 29th, Feb. 1872, p. 153.

26 《北華捷報》1911 年 12 月 2 日，No. 2312, pp. 578-579.

27 Societies and Institutes, , Vol. IV, April 1926, No. 4, p. 204.

28 Our Book Table, , Vol. LIV, p. 497.

29同上註，頁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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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中國哲學的傑作」。30

對於《會報》文章的評價，除了部分來自中國學者

外，主要來自《北華捷報》、《教務雜誌》及《中國科

學美術雜誌》。這可能難以真實反映《會報》所刊文章

的水準，但是由於這三家報刊都是近代上海乃至遠東最

著名的外文報刊，因此他們的評論也反映出了這些文章

在遠東（漢學）學術界的地位。從上述評價看，《會

報》中的歷史文化、動植物學及宗教方面的文章水平較

高，而《會報》主要撰稿人的文章卻沒有受到學者（讀

者）的欣賞。如果細察上述受到讚揚之文章的作者，則

會發現他們都是相關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不過，整體

而言，《會報》中真正有價值的文章並不是很多。

當然，關於《會報》不利方面的聲音也不時出現。

第 50 卷會報就遭到《中國評論》的批評：「我們懷疑

此卷會使很多讀者失望，不僅印刷錯誤百出，而且內容

平淡」，指出該卷的〈臺灣旅行記〉實在是毫無新意。31

52 卷中的〈海南苗族〉「對於科學家來說，僅僅六周

的參觀是很難獲得翔實、可信的科學資料」。32 而 66

卷中的〈嫘祖（西陵氏／先蠶）崇拜〉一文中則「把杜

佑之《通典》的編纂年代和乾隆年間《皇朝通典》的編

纂年代弄混了」；〈中國西北通道（絲綢之路）〉一

文，「作者沒有參考沙畹、伯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尤

其是伯希和的〈《史記》考釋〉。」33

儘管如此，正如很多評介所說：「它仍充滿了許多有

價值的資訊」，《會報》還是受到了學界和社會的好評。

其次，《會報》受到國內外學術刊物的重視。筆者

檢索了 20世紀國內外十餘種重要的學術期刊，中文期

刊涵蓋了 20世紀中國境內社會科學研究水平最高學術

期刊，外文刊物則挑選了 19 世紀以來各國研究中國的

主要漢學刊物（見表一），34發現這一時期國內外學術

界的許多期刊雜誌都闢專欄，或介紹、或評價《會報》

所刊登之文章，並將《文會會報》列為各自刊物的主要

參考文獻之一或交流刊物。以下數篇文章，在這些期刊

中曾被他人直接引用：

艾約瑟之〈中國之建築〉「敘述中國建築之文獻、

技術、裝飾等，受到中國學界注意」。35 1924年姚從

吾的〈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一文在論述當時西方

人的研究現狀時就專門提到了金斯密的〈夏特博士與匈

奴〉（34卷）和查得利的〈中國文化來源於歐洲嗎？〉

（60 卷）。36 董作賓在〈方法斂博士對於甲骨文字之

貢獻〉提到了方法斂的〈秦代度量衡制度〉（25卷）。37

陸懋德的〈中國人發明火藥火炮考〉引用梅輝立〈中國

火藥、火器的發明及應用〉（6卷）。38 1948年芮逸夫

〈僚（獠）為仡佬（犵狫）試證〉一文在論述犵狫族時

首先就引用《會報》1859年舊刊第 3卷 14 頁裨治文關

於 的翻譯，並指出裨氏錯誤：「但因白列居門氏

（即：裨治文）英譯《黔廟圖說》（Sketches of the

Miautsze）譯 羅（即 ）為 Lolo，……本應為犵狫

（Toleman or Coloman）」。39

〈直隸的脊椎動物〉（1922年）和陶然士的〈四川

30宋晞，〈美國的漢學研究〉，《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第 1 輯）（臺北：臺灣國防研究院印行，民國 57年），頁 148。

31 , Vol. I, Oct. 1919, No. 5. pp. 542-544.

32 , Vol. III, Oct. 1921, No. 5. p. 403.

33 ., Vol. 1, July, 1936, No. 2, pp. 276-278.

34未刊登文會任何消息的中文期刊有：《地學雜誌》、《國聞周報》、《嶺南大學學報》、《圖書評論》、《社會科學》（清

華）、《史地學報》、《史學年報》、《史學集刊》、《北平圖書館月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國

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大夏學報》。

35 福開森著，毛一心譯，《中國建築史概論》，《民國叢書》第 5編第 87 輯（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頁 37。

36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國學季刊》2卷 3 期，頁 494。

37 《圖書季刊》，2卷 3 期，頁 229。

38 《清華學報》，5卷 1 期，頁 1489。

39芮逸夫，〈僚（獠）為仡佬（犵狫）試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冊，上冊（民國 27 年），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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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習俗〉、〈羌族的宗教信仰〉一文被許多人引用。40

（蘇俄）聶斯克著的〈西夏語研究小史〉一文中評價了

蔔士立的〈西夏文字與西夏貨幣〉對 40 個西夏文字的

貢獻和不足。41柯老斯（F. A. Krauze）著，姚從吾譯

〈蒙古史發凡〉，該文附錄「西文蒙古史重要史源與參

考書舉要」中列了《會報》45卷 124頁中慕阿德的〈蒙

古帝系表〉一文。42日本佐伯好郎〈北京城午門樓門

於 發現 文古鈔本 就 〉一文

40 〈直隸的脊椎動物〉見 Hubbard, A. W. A Frigate bird at Peitaiho ；朱元鼎的〈中國魚類論著〉見

, Vol. II, Nov. 1924, No. 6, p. 561；Vol. IV, Jan. 1931, No. 1, p. 84;〈四川喪葬習俗〉見 Graham, D.C., The

Ancient Caves of Szechuan Province, , Vol. LXI-61, p. 437.〈羌族的宗教信仰〉見 Graham,

D. C. Litholatry in West Chine ; Torrance, T., Work Among the Ch'iang Tribesmen, ,

Vol. LX, p. 42; Vol. LXI-61, p. 104.

41 （蘇俄）聶斯克著，張瑪麗譯，〈西夏語研究小史〉，《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 3 期，頁 3。

42柯老斯（F.A.Krauze）著，姚從吾譯，〈蒙古史發凡〉，《輔仁學志》，1卷 2 期，頁 67。

表一： 世紀中外期刊轉載、引用會報情況表

期刊名稱 錄目錄 評介會報 論文轉引 文獻參考

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ˇ

國學季刊 ˇ

史學消息 ˇ ˇ

燕京學報 ˇ

清華學報 ˇ ˇ

輔仁學志 ˇ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ˇ

中法大學月刊 ˇ ˇ

圖書季刊 ˇ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ˇ

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 ˇ

輔仁學志（北京） ˇ ˇ ˇ ˇ

亞洲藝術評論（德國） ˇ

遠東季刊（美） ˇ ˇ ˇ ˇ

中國評論和新中國評論 ˇ ˇ ˇ ˇ

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院集刊 ˇ

中國華西邊疆研究會會報（成都） ˇ ˇ

中國科學與美術評論（上海） ˇ ˇ ˇ ˇ

教務雜誌（上海） ˇ ˇ ˇ ˇ

哈佛亞洲研究 ˇ ˇ ˇ ˇ

美國東方學會會報 ˇ ˇ ˇ ˇ

通報 ˇ ˇ ˇ

亞洲學報（法國） ˇ ˇ

華裔學志 ˇ ˇ ˇ ˇ

東方學報（日） ˇ

註： 西文刊物一般都在最後列出參考文獻（或交流文獻）的英文縮寫字母，在上述西文期刊提到文會的會報時，都用統一的縮寫語

。中文期刊由於在體例上沒有西文期刊規範，無從談起它們是否將文會會報以統一的形式列為參考文獻，因此只能看其

論文中是否引用了會報作為他們對會報重視的標誌。

各項指標含義如下：錄目錄：指該刊物僅僅列出會報每期文章之篇目，不介紹每篇文章之內容；評介會報：指該刊物對會報所刊文章

之學術價值予以評介；論文轉引：指該刊物所刊之文章中曾經引用會報上之文章；文獻參考：指該刊物將會報列為必要參考文獻和

交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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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會報》1885 年〈神秘的大秦〉。43

可以看出，這些文章已經被當時國內外相關專業的

一流學者所認可。文章被引用說明《會報》在當時已進

入國內外學者的視野中，而且擁有比較穩定的讀者群

體。當然《會報》的引用率並不是很高，甚至有許多期

刊數十年只被引用一次，但是正如葛兆光所言，一份雜

誌「被允許用縮略號意味著它已經司空見慣，常常被引

用則表明它在學界人心目中的分量」。44

除了期刊雜誌外，一些相關索引和專著還大量引用

《會報》所刊之文章。1933 年貝德士從 19 種西文東方

學報中一一精選出那些「材料豐富、解釋精當、觀念準

確，且能引起研究中國文化各方面之興趣，中國學者可

參考之中國問題之論文」，共計281篇。其中《會報》

有 55 篇被收錄，數量僅次於《通報》，位居第二。45

1935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地質文獻目錄》中

就收錄了《會報》上金斯密、艾約瑟等人撰寫的中國地

質學論文。46 1956年中科院編輯的《地貌學文獻目錄》

內收錄了9篇《會報》上的地質學文章。47李約瑟的巨

著《中國科技史》則引用《會報》文章達 39 篇文章之

多。

第三，《會報》成為學術交流和學術競爭的平臺。

借助於《會報》，國內外學者得以即時交流和溝通。

《會報》為學者提供了學術交流的空間，使分散在世界

各地的學者能通過《文會會報》就有些問題進行討論乃

至辯論，大大推動了相關領域向前發展的速度與研究深

度。1900年夏德在慕尼克發表〈窩耳迦河的匈人和匈奴

人〉（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該文依據

《魏書‧西域傳‧粟特國》內所載的匈奴西遷的記載，

認為歐洲的匈人就是《史記》、《漢書》中的匈奴人。

次年10月金斯密在《會報》上發表〈夏德博士與匈奴〉

一文，對夏德的考證提出質疑。夏德後撰文〈金斯密先

生與匈奴〉（Mr. Kingsmill and the Hiung-nu）刊登在

《美國東方學會會報》上，對金斯密之文做了答覆。48

《會報》不僅成為學者論戰的地方，而且也為學者

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臺，成為學術資訊的資源庫之一。

1932年美國斯密生博物館的考古學家畢安琪來信與蘇柯

仁探討中國古代中原的野牛問題，蘇柯仁認為中原地區

出現野牛的可能性很小，所以難以解釋中國古代文獻中

關於野牛的記載。後來一名讀者──美國在華海關人員

阿靈敦（L. C. Arlington）來信說《文會會報》59 卷已

有一篇文章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49

第四，會報的一些文章由於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後來曾經被國內外單獨出版。它們有：10卷（1876年）

中的貝勒〈中世紀的中亞、西亞歷史地理〉一文，後在

倫敦再版

（London: Tr bner, 1877）。

15 卷中貝勒的〈先輩歐人對中國植物的研究〉一文，

於 1881 年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16 卷（1881 年）中貝

勒的〈中國植物〉一文，後在倫敦再版。25卷（1890）

和 26 卷（1891）的〈中國植物〉，上海別發洋行於

1892、1895 年分別再版。23 卷中的〈耶穌會士 Bishop

Della Cheisa〉後被單行出版，並被《教務雜誌》（1923

年 7 月號）摘錄。

以上說明《皇家亞洲文北中國支會會報》以一定的

學術含量，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成為中外學者進行

學術交流的一道重要橋樑。

第五，《會報》受到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之重視。

由於《會報》之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受到學術界的認

可，從 19世紀 60年代始，國內外不少文化機構都與文

會交流各自的出版物以便獲取文會會報，許多大學及科

研機構的圖書館還長期訂閱收藏《文會會報》。

最初文會與世界各國文化機構交換出版物目的是為

43 《東方學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東方學報》第 4 冊（昭和八年十一月）編輯。

44葛兆光，《域外中國學十論》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9。

45 貝德士編，《西文東方學報論文舉要》（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民國 22 年）。

46 楊遵儀編，《中國地質文獻目錄》（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總辦事處出版課印行，民國 24 年）。

47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中國地貌學文獻目錄 1855-1958》（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年）。

48 T. W. Kingsminn, Dr. F. Hirth and the Hiung Nu, , Vol. XXIV (1901-1902), pp. 136-141; F. Hirth, Mr. Kingsmiii

and the Hiung-nu, . , Vol. XXX (1909), pp. 32-45.

49 , Vol. XVIII, Jan. 1933, No. 1,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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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獲得相關的資料，尤其是關於中國的研究文獻，以便

於充實文會的圖書館和方便會員的研究。1885年圖書館

管理員曾向世界各地有關出版社、文化機構寄信索取對

方的出版物。20 世紀後文會在國外的聲譽逐漸上升，

有關機構都主動與文會交換期刊及其出版物。

根據文會記錄，1881年有66個，1886年有109個，

1896 年有 128 個，1915 年有 155 個文化機構和文會交換

各自的出版物。筆者計算截至 1915 年共有 32 個國家的

204 個機構曾與文會交換出版物（見表二）。這些機構

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和歐美列強在亞非的殖民地中，應

該說文會的出版物（主要是會報）已經流入了歐美人群

的主要聚集區域中了。

表二：文會交換機構國籍分布統計表：（單位：個）

國家 數量 國家 數量 國家 數量

德國 32 中國 27 美國 29

英國 18 印度 9 加拿大 3

法國 14 日本 7 墨西哥 3

奧地利 12 越南 4 澳大利亞 3

俄國 11 馬來西亞 2 阿根廷 2

荷蘭 4 朝鮮 1 埃及 2

瑞典 4 菲律賓 1 巴西 1

葡萄牙 3 泰國 1 烏拉圭 1

義大利 3 錫蘭 1 智利 1

比利時 1 新加坡 1

丹麥 1 印尼 1

瑞士 1

資料來源：會報 、 、 、 、 。

註：奧匈帝國計入奧地利內。

從交換的機構看（見表三），歐美各國的各類學會

（包括支會）是主要交換單位，這是因為這些機構與文

會屬於同一性質的文化機構。這些學會主要是各國的地

理學會、人類學會、動植物學會和東方學會。

科研機構主要是歐美各國皇家科學院（國家科學

院）、大學及各種專業研究所，博物館中主要有華盛頓

斯密生博物館、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巴黎基美博物

館、萊比錫民族博物館、維也納自然歷史博物館，他們

的科研能力在當時也都是世界知名的；期刊則幾乎涵蓋

了 19 世紀以來所有東方學會的會報。

表三：文會交流機構類別統計表：（單位：個）

類別 數量 類別 數量

學會 100 政府 4

科研機構 33 海關 3

報紙 16 教堂 2

博物館 16 天文臺 2

期刊 16 孤兒院 1

不詳 11

資料來源：會報 、 、 、 、 。

通過這些機構，文會實際上打造了一個世界性的學

術網路，借助於交換而來的會報和其他出版物，廣大會

員、在華外人及中外學人得以迅速獲得各種最新學術資

訊和各類學術資源。通過交換出版物，漢學也進入到了

東方學主流隊伍中，從而大大推動了歐美各國對中國之

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20 世紀國內外就有 30 餘家圖書館

都收藏有《會報》（見表四）。其中大連滿鐵圖書館還

專門編輯了 1941 年前所有《會報》內容之索引，供該

機構人員之利用。50

第六，《會報》成為近代外人認識中國的重要媒介

之一。19 世紀 60 年代，有位上海外僑曾說：「自從

《中國叢報》停刊以來，儘管還有廣闊的領域可以研

究，然而一直未出現相似的期刊，一度有《中國見聞》

（ ）、《遠東疑釋》、《中國叢報》

等雜誌。他們滿足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心，……除

了《亞洲文會會報》外，最近二十年沒有像《中國叢

報》那樣的期刊出現。」51 20 世紀 20 年代，歐美人士

曾評出 40 種對於「理解和認識中國最有幫助的英文書

籍」，這裏面只有《文會會報》和《中國教會年刊》

（ ）兩種連續出版物，其餘全

是專著，如理雅各的《中國經書》、衛三畏的《中國總

論》、庫壽齡的《中國百科辭典》、蔔舫濟的《中國歷

史概要》、馬士的《中國帝國對外關係史》等。52 因

此，可以說《會報》是近代來華外人學習研究中國文

化、傳播知識的重要媒介。《會報》上面所發表的文章

50 參見：滿鐵調查部，《英國王立亞細亞學會北支支部志索引》，昭和十五年十二月。

51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China and Market Report, , 12th, Dec. 1868.

52 L. Newton Hayes, The Most Helpful Books on China, Vol. LVI, 1925,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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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反映了近代以來在華外人對中國文化研究認識的

總體水平，對於後來外人認識研究中國，《會報》起了

奠基的作用。

表四： 世紀世界各地曾經收藏會報的圖書館

圖書館 地點 圖書館 地點

東方圖書館 上海 福建協和大學 福州

東亞同文書院 上海 嶺南大學 廣州

復旦大學圖書館 上海 之江大學圖書館 杭州

工部局圖書館 上海 齊魯大學圖書館 濟南

廣學會 上海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

學研究所
昆明

滬美學堂 上海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
南京

花旗婦女總會 上海 金陵大學圖書館 南京

雷氏德醫學研究院 上海 南滿鐵路圖書館 大連

明複圖書館 上海 麥吉爾大學圖書館
蒙特

利爾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

館
上海 仰光大學圖書館 仰光

上海自然科學研究

所圖書館
上海 紐華克公共圖書館 新澤西

徐家彙藏書樓 上海 斯坦福大學圖書館
加利福

尼亞

中華書局 上海
艾塞克斯學院圖書

館

麻薩

諸塞

北洋大學圖書館 天津 東印度公司圖書館 倫敦

廈門大學 廈門 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

燕京大學圖書館 北京 印度圖書館 倫敦

清華大學 北京
美國國會圖書館東

方學部
華盛頓

華西協和大學 成都 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紐約

資料來源： 歷年文會會報之會員名錄。

、 、 年文會會報中之《文會交流機構

名錄》。

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全國西文期刊聯合目

錄》，北京圖書館 年，頁 。

四、結 論

《文會會報》之漢學價值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文會會報》刊登了一些近代西方漢學的最

新研究成果，它是近代西方漢學的研究前沿陣地之一。

如：佛爾克對中國哲學的研究、貝勒對中國植物的研

究，梅輝立對中國火藥的研究在當時都是各自領域內的

開創之作。還有一些雖非開拓之作，但開拓之功也很

大，這些文章帶動了相關漢學領域的研究進度，如丁韙

良的〈開封的猶太碑刻〉一文刊登出來後，引起在開封

猶太人的討論；而季理斐的〈河南的猶太人〉（The

Jews of Honan）在當時被譽為是「關於此主題最好的

論述」。53鋼和泰在〈玄奘於現代佛教研究〉（Hsuan-

Tsang and Modern Research）一文在當時被評為「為下

一步佛教研究打開了局面」。54因此，可以說《文會會

報》推動了近代西方漢學之發展。

（二）《文會會報》為那些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早期

在華外交官、傳教士、部分商人提供了學習交流的外部

環境，促成他們進入了漢學的研究領域。瀏覽《會報》

便會發現一些漢學家的作品最初就是發表在《會報》上

的，尤其是那些來華旅行者，文會給了他們發表作品的

機會。這些成果又通過《文會會報》而聲名遠揚，進而

確立這批人在漢學界的地位，如貝勒對中國植物學的研

究就是首先在《會報》上發表的（百餘萬字，共計1,398

頁，幾乎佔滿了四大卷《會報》），後來才被歐美各國

單行出版的。

（三）《文會會報》的漢學價值要予以客觀、恰當

評價。《文會會報》不僅有研究型的學術論文，也有大

量充滿趣味性的散文和遊記；不僅有人文社會的調查研

究，也有自然科學的探險考察。不可否認，它是漢學研

究的資源寶庫之一，由於其文章類型多樣化，精深考證

型的漢學文章並不多，所以《文會會報》不能算是嚴格

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期刊，也正是這個原因，《文會會

報》上面的文章的轉引率比較低。當《通報》、《漢學

雜誌》（ ）、《華裔學志》（ ）、

《哈佛亞洲研究》（ ）等專業

類漢學研究學術期刊先後出刊，《文會會報》在學界的

地位就更加降低了。

53 Our Book Table, , Vol. LIX, p. 794.

54同上註，頁 497。


